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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的文化生境及其对

音声结构的影响

廖婧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侗族大歌是多声部音乐的典型代表，历史悠久，充分展现了侗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细腻朴实的风格直接来
自音声结构，体现为：分节歌性质的多段联体“枚”；支声复调织体与持续音衬托式主调织体；以五声羽调式为主；旋法起

伏有致；侗语“吟腔”进行演唱。此音声结构的形成与其文化生境密不可分：历史悠久的农耕方式奠定了侗族大歌的和

谐稳定性；鼓楼文化促使和声织体的形成；极富凝聚力的人文风俗促使形成以腔段为核心的多段联体结构。

关键词：侗族大歌；文化生境；音声结构

中图分类号：Ｊ６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５４－０９

　　侗族大歌，是民族学中的“具体文本”。“民
族音乐学所谓的‘音乐表演文本’乃至于‘音声文

本’，即相当于文化符号学中的‘具体文本’。在

文本符号学看来，将某一具体文本同‘主体性’、

‘文化背景’（文化语境）诸要素叠加，可以形成更

高一级的文本———文化活动文本。”①因此，本文

拟综合运用音乐学与民族学的结构理论对黔东南

从江县②侗族大歌的音声结构进行细致分析，并探

究文化生境对音声结构的影响，以期为民族音乐学

术话语体系的建立增砖添瓦。

一　侗族大歌的文化生境
生境（ｈａｂｉｔ）是一个来自生态学的概念，通常

用来指动植物的生活环境，如栖息地，某种生物繁

衍的地区或环境类型③。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

斯图尔德首次将生态学的观点运用到人类学中，

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概念④，“文化生境”一词正是

据此化用而来，指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包

括历史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基于此，本文

界定的侗族大歌文化生境即指：侗族大歌的形成

渊源、侗族大歌赖以生存的鼓楼文化以及人文

风俗。

（一）侗族大歌的形成渊源

侗族大歌的起源时间并无明确的文献记载，

但春秋时期的《越人歌》却可以看作是侗族大歌

的渊源所在。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中记录了

一首《越人歌》。“由于侗族是古越人的遗裔，在

春秋战国时期曾散居在洞庭沉湘之间（如助刘邦

推翻秦朝的著名越族首领梅锅，就是洞庭湖滨的

益阳人，至今沉湘间梅姓仍有遗存），正好与楚人

共地相处，侗语似比壮语更接近于《越人歌》原

意。……从侗族民歌中不难发现，《越人歌》中的

语言习惯，至今仍保存在侗歌之中，特别是侗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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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例》，《音乐艺

术》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贵州省从江县是侗族大歌的源生地之一。１９８６年，从江县小黄寨的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亮相之后，惊艳四座，引起

了世人的极大关注。因此，笔者将从江县作为主要田野点，进行侗族大歌的相关调研。

黄菁：《养成与反哺———从丙中洛民族文化生境看德育的多途径实现》，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８。
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谭卫华，罗康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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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歌如祭祀歌和款词之中。这虽不能直接推断

《越人歌》便是侗族大歌，但是却能说明侗族大歌

的形成渊源。”①南朝时期，《越人歌》一类的民歌

有所发展，诸如《子夜歌》《大子夜歌》《子夜四时

歌》等。宋代时期，已有明确的文献对侗族进行

文字记载，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四中的记

载：“辰、沅、靖州蛮有?笹，有?獠……醉则男女

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

数人吹笙在前导之。”②其中的“?笹”便是侗族人

的自称，且书中记述了“?笹”唱歌的情形，即：农

闲时，一二百人聚集在一起，牵手踏歌，还有芦笙

在前吹奏引导。这与如今侗寨之间的吃相思活动

中的大歌演唱极为相似。由此可见，侗族大歌在

宋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明代时期，

侗族大歌便盛行开来，还有许多资料上对其演唱

状态进行了记载，如邝露《赤雅》中所记：“糪亦獠

类，不喜杀，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

顿首摇足。”③当中的“长歌闭目，顿首摇足”即为

今天侗族大歌演唱情形的真实写照。

侗族大歌的形成与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息息

相关。位于黔东南地区的从江县，是侗族大歌的

源生地之一，属于典型的山地地形，地处云贵高原

向广西丘陵山地的过渡地带，山峰遍布，具有大小

山峰１６１５座。全县地势以都柳江为横轴两翼递
升，都柳江两翼山势的递变轮廓，构成了从江县地

形骨架，山地面积 ２９６３平方千米，占总面积的
９１．３４％④。这种多山的山地地形更促使了多声音
乐的形成，在山谷中，声音的大小经过大洞的回

响、回应之后，产生一种多声部的效果，使得单声

部的音乐或话语变得有层次感与立体感，久而久

之，侗民对这种大自然的多声效果的模仿便融入

歌曲艺术中，形成了多声部形式的侗族大歌，层次

丰富又极其和谐。从江县的自然资源丰富，盛产

蒰柑、香猪、天麻、香菇、杜仲、木耳等名特优产品

及五倍子、杜仲、黄柏等贵重的中药材。该县属中

亚热带温暖类型，年平均气温１８．４℃，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⑤。因此，侗族大歌中有着众多赞美大

自然、模仿自然界虫鸣鸟叫的内容。这些丰富的

自然资源极有利于侗民体验大自然的丰富多彩，

增加感性经验。生物多样性能够激发当地民众的

多方位感受，促使音乐创作，而这些虫鸣鸟叫等也

成了当地民众的直接素材，对其进行模仿促使了

音乐中游移性中立音的形成。如侗族大歌的《蝉

之歌》便是在高音
#

之处做微降处理。

侗族属于地道的农耕民族，历史悠久的农耕

文化也是侗族大歌形成的重要因素。农耕生产使

得人们对于土地有深厚的依恋，不轻易地迁移生

活住所，能够形成长久稳定的社会生活模式与社

会关系，如侗族的款组织。“侗族的款组织形成

于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之基础上，因远离国家

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为了生存以及种族的延

续，先祖们以村寨为单位相互结盟，对外共同抵御

自然灾害以及外敌入侵，对内制定规约共同遵守

规范人伦和生活秩序。……侗款是大歌得以生成

的社会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产物之一，大歌流传区

域与侗款结盟区域的重合说明了这一点。”⑥由此

可见农耕文化是侗族大歌的重要形成基础。侗民

采用“以歌传文”的方式传承本民族文化，相应

地，侗族大歌综合了审美、实用以及教育的功能，

它不仅在音乐上颇具特色，还展现了侗族的历史

社会伦理、生活生产等内容，堪称是一本活态的侗

族文化书籍。

（二）鼓楼文化：侗族大歌的精神内核

鼓楼是侗族最具特色的建筑，通体为木质结

构，严密坚固，呈现出塔状结构，下大上尖，每一层

均为多边形，面积由下往上递减。平日里，侗族人

民可以在鼓楼里面聚众议事、摆古休息、吹笙踩堂

等。鼓楼也是侗寨中老年人教歌、青年人唱歌、小

孩学歌的重要场所。侗寨间互访时，通常也会在

庄重的鼓楼里进行侗族大歌的对唱，这是一种内

生于侗族生活当中的侗族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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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河：《侗族民歌与〈越人歌〉的比较研究》，《贵州民族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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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笔者有幸在从江县高增村的
鼓楼里目睹了原汁原味的侗族大歌。鼓楼以黑白

颜色为主，兼有壁画，与其严谨的结构搭配在一

起，显得分外庄重。鼓楼的底层呈亭状，里面置有

长凳，中间为火塘。众人围绕着火塘而坐，既有歌

者也有观看的群众，气氛热烈。男歌队中还加入

了侗族琵琶，适当伴奏。歌曲自然质朴，极富韵

味。不少男歌手在演唱时，眼睛微闭，格外享受，

颇有长歌闭目之风。女声歌队皆着传统服饰，许

多观看的侗民都也围着传统的头巾，还有一些小

孩在鼓楼内玩耍、听歌。旁边一位姓吴的侗族老

爷爷向笔者介绍到这是情歌对唱，都是在表达内

心的真挚情感。果然，在男声歌队唱完几首后，坐

在他们对面的女声歌队也开始唱起来，她们总共

有十人演唱，平均年龄在６０岁左右。随后，笔者
继续向鼓楼里观看对歌的侗族吴大爷咨询了这场

对歌的相关情况，对此吴大爷做了详细的介绍。

我们村是高增乡的高增村，昨天刚

举行了斗牛，借这个机会，前几天，我们

村的男声歌队就去邀请增冲村的女歌队

过来做客啦，也叫“吃相思”，昨天观看

完斗牛比赛，今天就开始对歌咯。而且

只能够由男方一对一地去邀请呢，女声

歌队过来，必定是男声歌队接待，反之，

要是男声歌队来就是女声歌队接待，对

歌也是一样，需要异性歌队进行。平常

举办对歌一般都是在秋收之后，农闲的

时候，这次借举办斗牛活动的机会去邀

请增冲村的女声歌队，也是有历史原因

的。早在 ８０年代的时候我们村的男歌
队就曾经集体出行，以步行的方式远游

他乡，在路过增冲村的时候，受到了热情

款待，并与增冲村的女声歌队进行了对

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次，我们村举

办斗牛，便叫他们过来一起参加并进行

对歌，也是为了回报当年的接待之谊。

如今，两个歌队的人年龄也都大啦。对

歌是从今天下午一直开始的，估计会唱

到晚上吧，甚至通宵都有可能。唱歌的

时候是女声歌队先唱，男声歌队再来进

行配对呢，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情感。

（吴永正，男，７６岁，侗族人，家住从江县
高增村，侗族大歌的热心听众，以务农

为主。）

这便是侗寨间互访时，鼓楼的重要作用，同

时，以鼓楼文化为载体的侗族大歌具有鲜明的象

征意义，充分体现出对来访贵宾的重视，以及此次

活动的隆重程度。笔者作为一个局外人，在没有

任何预先通知和准备下进入了当地侗族人的日常

生活中，在颇具传统意味的鼓楼里经历了一场原

汁原味的侗族大歌盛会，充分地感受到侗族大歌

在侗族人民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并深受震撼。由

此可见，鼓楼在侗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鼓楼是侗族社会的象征。侗民们以鼓楼为依托

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所形成的独特风俗，以及素朴

的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逐步演化成了鼓楼文化

厚重的精神内涵。鼓楼所体现的侗族宗祖观念、

族姓观念是鼓楼文化精神层面的主体内容。”①这

种以宗族观念为主要内容的鼓楼文化，在侗族社

会中具有重要作用，能够维系民族内部团结，强化

民族意识。在侗族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时

期里，鼓楼文化还增强了侗族人民的向心力，共同

抵御各种外力侵犯，造就了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

民族性格。这种鼓楼文化也自然成了侗族大歌的

精神内核。

（三）人文风俗：侗族大歌的发展动力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在重大节日以及农闲休

息时进行的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通过自然节奏与农历所提供的节气讯息，农忙时

期的生产和农闲时的生活娱乐成为侗族人的两大

时间主题。每年的１１月２８日都是从江小黄侗寨
的侗族大歌节。进行侗族大歌表演的节日还有

“农历二月二的‘赶春节’，二月十五和三月十五

的‘扳跤节’，三月初三的‘播种节’‘采桑节’‘吃

姊妹饭’，六月六的‘祈丰斗牛’，七月二十的‘赶

歌坪’，八月十五的‘赛芦笙’，十月中旬的‘平安

节’等等”②。侗族大歌的类型多样，其中以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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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学：《侗族鼓楼及鼓楼文化管见》，《贵州民族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李英：《侗族大歌的功能性特征浅析》，《艺术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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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礼俗大歌的多声特点

最为典型。鼓楼大歌又称“嘎得老”，是侗族多声

部民歌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别。之所以称之为鼓楼

大歌，是因为演唱场合在鼓楼之内。歌曲的内容

古老而悠久，民族历史、神话传说、英雄事迹、人生

哲理、男女爱情等皆属于其题材内容之列，曲调多

凸显庄重之姿。声音大歌在侗语里称“嘎所”，其

名称有两层含义：一是模仿自然界的声音，如《蝉

之歌》一曲就有大量模仿蝉鸣的唱段，来展现歌

队的声音特色与技巧。因此，在内容上多描述自

然景物，用于比拟男女间的赞许爱慕之意，声音大

歌的曲调优美动听，婉转而富有歌唱性，充满了浓

浓的田园生活韵味。叙事大歌用侗族话来说，也

叫“嘎锦老”，顾名思义，歌曲的叙事性较强，内容

以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为主，既可以在鼓楼内演唱

也可以在一般的场合进行演唱，音乐的说唱性较

强。礼俗大歌与侗族人的仪式习俗密切相关，根

据不同的场合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拦路

歌（噶莎困）与踩堂歌（噶耶）：拦路歌主要在侗寨

之间的礼俗往来时进行演唱，包括多种节日、吃乡

食、婚嫁迎亲等场合，以侗族青年男女为主力进行

对唱，曲调活泼，且短小精悍，但侗族大歌的典型

结构已浓缩其中；踩堂歌主要是在祭祀仪式中进

行演唱，歌词内容多为赞颂祖先、鼓楼、生产生活

以及祈福之类，踩堂歌里既有多声歌也有齐唱的

单声歌，但其中的多声歌才属于侗族大歌的范畴，

结构多为短小的分节歌形式，旋律平稳。总而言

之，无论哪种类型的侗族大歌，都是侗族人民生产

生活的真实写照。

侗族大歌的演出场所几乎涉及侗民生活的各

个方面，既有威严肃穆的鼓楼，又有亲切宜人的大

自然，还有一般性的群聚场所、礼俗场合、传承功

能的歌班，甚至还包括了戏台。场所的多样化，使

得侗族大歌也呈现多种形态风格，遍布于侗族人

们生活的各个场景中，成为侗族人们必不可少的

精神食粮。因此，侗族特有的人文风俗正是侗族

大歌发展的不竭动力。“结构化理论认为，在社

会生活日常展开的具体情境中，行动在其生产的

一刻，也就同时被再生产出来。”①因此，每一次演

唱侗族大歌都可视作为一次“再生产”的活动。

而这也鲜明地体现出侗族大歌维系族群交际的价

值，歌者进行演唱时通常都是有感而发，抒发情

怀，内容贴近生活，其演唱的过程也是一种交流与

对话，有利于协调巩固族群内外的关系，强化民族

情感与价值认同，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侗族大歌的

发展。

二　侗族大歌的音声结构特点
研究侗族大歌的音声结构，是在共时性的状

态下对各个音乐元素及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

析。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音乐与神话虽然都是
历时性的发展，但深层结构却是在共时性的基础

上进行研究的。神话素（ｍｙｔｈｅｍｅｓ）便相当于语
言的音素（ｐｈｏｎｅｍｅｓ），然而这些元素本身并不足
以产生文本，需要通过元素之间的组合方可进行

生成②。同理，侗族大歌的音声结构本身便是一

种内涵的体现，属于斯特劳斯所要找的社会中的

“潜在语法”，这种内在的深层结构可以系统地解

释说明社会现象。侗族大歌的音声结构便是深层

结构的体现，从中能够探讨侗族大歌内部元素的

运作机理。

（一）曲式：多段联体（枚）

侗族大歌的曲式结构为分节歌性质的多段联

体，民间口头术语称作“枚”。歌曲《唱歪歪歌你

唱不过我》为礼俗大歌中的拦路歌，拦路歌多采

用男女对唱的形式，在举办拦路歌时，几乎全寨出

动，聆听助兴，现场气氛热烈欢快。拦路歌《唱歪

歪歌你唱不过我》短小精悍却仍具备侗族大歌的

基本构架，通过分析此歌曲的曲式结构可以清晰

地看出这一特点（见图１）。

图１　《唱歪歪歌你唱不过我》曲式

７５１

①

②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４页。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生食与熟食》，周昌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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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拦路歌《唱歪歪歌你唱不过我》的

结构虽然短小，但框架是完整的，并在Ｄ羽五声调
式上呈现。首先是“赶赛”部分，其中１～４小节为
“起顿”，由领唱进行独唱，歌词为实词，起到定调

及确定速度的作用，且兼具练嗓功能；５～１０小节为
“更夺”，歌队伴唱加入进来，歌词中既有虚词也有

实词；１１～１４小节为拉嗓子部分，领唱和歌队一起
用虚词演唱。第二大部分“角”也属于不完全结构

型，没有“拉嗓子”部分，当中的“起顿”是１５～１８小
节，该“起顿”比较特殊，是由领唱与歌队共同演

唱；１９～２４小节为“角”部分中的“更夺”，既有虚词
也有实词，是主体部分（见谱例１）；最后的“尾腔”
部分为２５～３６小节，全部采用虚词进行演唱，也是
整首歌曲的“拉嗓子”部分，节奏型较之前有了新

的素材，增加了大切分与附点四分音符，并更多地

运用了二分音符，以更好地拉长音乐，从而在“尾

腔”中充分体现歌队的演唱技艺。歌曲《唱歪歪歌

你唱不过我》的整体直观结构见图２。

图２　《唱歪歪歌你唱不过我》结构

（二）支声型复调织体与持续音衬托式主调

织体

侗族大歌的多声特点是其最富魅力之处，主

要采用支声型复调织体与持续音衬托式主调织

体。支声型复调中通常为两个声部时分时合地进

行演唱，表达同一音乐形象。其特色之处在于高

声部仅由一到两人进行演唱，在领唱独唱时属于

旋律声部，合唱状态时则不是旋律声部，而是根据

低声部的主旋律进行即兴变唱，使得主旋律元素

在高声部显现，形成独特的旋律线条，丰富了主旋

律的形式。而作为主旋律声部的低声部，则由歌

队进行齐唱，因此在音量上大于高声部，旋律线条

能够凸显出来。如《蝉之歌》①中，一开头的起顿

是由吴秀光②领唱，属于旋律声部（见谱例２），而

在更夺部分的合唱，作为高声部领唱的吴朗明则

是根据低声部的主旋律进行变唱（见谱例３），“由

于支声性变唱的高声部旋律短暂而频繁地自低声

部旋律分支出来，使两个声部进行具有明显的时

分时合特点，从纵向看，两声部的关系表现为同度

音程与其他音程的变换使用，其变换赋予纵向结

构色彩变化和浓淡变化。这里的‘合’体现了两

个声部共有的旋律———基础旋律的地位，是造成

两个声部统一音乐形象的主要手段。‘分’则是

基于高声部旋律的发展需要，并在统一的同时促

成两声部的差异。”③因此，音乐的主题十分鲜明，

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在两声部的分合形式

及关系上有同向（上行、下行）、斜向（上行、下行）

和反向三类。由于侗族大歌的音域并不宽，因此

在纵向和声进行中以大小三度和纯五度为主。

持续音衬托式的主调型织体主要运用在侗族

大歌的尾腔（“拉嗓子”）部分，领唱用虚词进行主

旋律演唱，歌队在主音上进行持续演唱，直至结

束。领唱部分既可以是单一声部，也可以是两个

声部组成，加上持续音部分，由此便形成了二声部

和三声部两种持续音衬托式的主调型织体。如

《有歌不唱真可惜》的尾腔部分便属于持续音衬

托式的主调型织体（见谱例４）。此种织体形式是

８５１

①

②

③

以笔者在小黄侗寨所录侗族大歌为研究样本。由男声歌队演唱，总共有６人，除吴秀光师傅外，其余歌者的年龄大多在５０岁附
近，最年轻的一位是３９岁。

吴秀光，男，７０岁，侗族人，家住小黄侗寨，是小黄寨侗族大歌歌队的组织者。
张贵华，邓光华：《侗族大歌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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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的特色之处，“拉嗓子”部分不仅具有结

束的功能，更是充分体现演唱者的技艺水平，展现

声部之间的音色变化、也是演唱者情感升华的

部分。

（三）调式：羽调式为主

侗族大歌以羽调式居多。在实际演唱中，

“侗族大歌的五声羽调式区别于一般的五声羽调

式，主要表现在其‘
#

’音的游移性特点。低音中

的‘
#

’音常做微升处理，而高音中的‘
#

’音则常

做微降处理，收拢性特征明显。”①同时，也能巩固

羽调式，加强终止感。
#

音的微升微降是侗族大

歌特有的调式色彩，这种微分音的把握也体现了

演唱者的高超技艺。此外，侗族大歌也常出现

“同宫犯调”或“异宫犯调”的手法，“同宫犯调”

主要是指侗族大歌的结束音落在羽调式的宫音

上，“‘异宫犯调’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仅出现于大

歌的‘赶赛’（序歌）部分。在黎平、从江的某些大

歌的‘赶赛’中，常通过移调模进、半音进行与调

式音级意义的改变等手法，在短短的十几个小节

里（多采用２／４或４／４节拍记谱），完成多次的远
关系转调。”②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转调都集中体

现了侗族大歌调式上的五声性特点。

（四）旋法：“一串珠”、大跳

侗族大歌最主要的旋法为“一串珠”以及大

跳。“‘一串珠’是指旋律的进行以及各个乐句之

间的连接多使用级进的音程，好比一串珠子，或上

或下一颗接一颗地捻动，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跳

进（八度跳进除外，视作同音）。”③此外，三音组④

与四音组⑤的运用构成了侗族大歌旋律进行的基

本形态，也是调式与旋律关系的展现，这在鼓楼大

歌《有歌不唱真可惜》《蝉之歌》与拦路歌《唱歪歪

歌你唱不过我》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有歌

不唱真可惜》的第６小节与第７小节便是由 Ａ商
音、Ｂ角音以及Ｄ

#

音构成的三音组，第２９小节
与３０小节则是由 Ｅ羽音、Ｇ宫音、Ａ商音以及 Ｂ
角音构成的四音组。《蝉之歌》的第９～１０小节是
由＃Ｄ羽音、＃Ｆ宫音、＃Ｇ商音以及＃Ａ角音构成的
四音组。《唱歪歪歌你唱不过我》的第 １个小节
为Ａ角音、Ｆ宫音以及 Ｇ商音构成的三音组，第
２２小节为Ｇ商音、Ａ角音、Ｆ宫音以及ｂＢ

#

音构

成的四音组。总体来说，歌曲《有歌不唱真可惜》

《蝉之歌》中以四音组居多，《唱歪歪歌你唱不过

我》中以三音组居多。从这些歌曲中皆能看出侗

族大歌的音域狭窄，均没有超过八度，然而“一串

珠”与大跳的旋法结合，使得侗族大歌的旋律形

态具有起伏有致的特点。

（五）采用侗语“吟腔”演唱

侗族大歌是采用侗语进行演唱。侗语属于汉

藏语系的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分为南北两个方言

区，侗族大歌主要分布在南部方言区。“侗族大

歌的歌词不仅押韵，而且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都要

求符合声调。而侗语的声调有九个之多，使用也

很严格，有的只能用于上句或下句，有的则上下句

都不能用。”⑥侗语有内韵、腰韵，以及尾韵三种声

韵，前两者在一个唱段里通常可以进行变化，尾韵

则有严格要求，需要一韵到底。侗族大歌主要采

用高低两声部进行演唱，在歌曲中偶尔会出现三

声部的情形。低声部的主旋律通常由歌队合唱，

高声部则有一到两人进行领唱，典型的“一领众

和”。无论高低声部都采用真声演唱，其中高声

部的音色直接决定了整个歌队的音色质量，因此，

通常是最为拔尖的歌唱者才有机会担当领唱。

侗族大歌的“吟腔”特点体现在气息、演唱技

巧上。首先是气息的控制，侗族大歌的吟诵性特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廖婧：《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音声结构与黏性发展形态》，《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樊祖荫：《侗族大歌在中国多声部民歌中的独特地位》，《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施咏，刘绵绵：《中国民间音乐旋法规律的文化发生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三音组是指由羽宫商构成的各种组合；宫商角构成的各种组合；或是商角

#

三个音构成的各种组合。

四音组则是指羽宫商角四个音构成的组合或是宫商角徵四个音构成的组合。

张贵华，邓光华：《侗族大歌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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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因此，在呼吸上也是采用相对自然的呼吸方

式，与现代歌唱方法有所区别，且善于运用哼唱，

而在长音处侗族歌者还会采用链式呼吸互换气息

的方法，保证持续音的优美动听。其次，在演唱技

巧上，侗族歌者注重共鸣感，音高感以及舌尖颤音

的运用。口腔共鸣在侗族大歌中占较大的比重，

有利于吐字的清晰与喷发力度的表现，而“鼻腔

共鸣”则是侗族大歌的特色之处，也是“吟腔”的

重要体现，该共鸣方法使得歌队的音色充满朦胧

厚重感，在使用鼻腔共鸣时常会收紧下颚，使得音

色别致，富有情趣。对歌者音高感的训练是演唱

侗族大歌的必要，侗族大歌是属于无伴奏的合唱，

因此需要歌者一张口就到达所需的音高位置，这

也是侗族大歌的独特魅力所在。“其基本的发声

原理是舌根放松，舌尖平放在口腔里，嘴角稍微往

上提，抬起笑肌，嘴巴呈半打开状态，气息适度冲

击声带，让舌尖在上牙和硬腭的前沿间快速上下

颤动。”①在声音大歌中常有描述自然景物的内

容，如《蝉之歌》中模仿蝉鸣的声音，此时便需要

运用舌尖颤音的方法用象声词“咛咛”进行表现，

并由数人轮唱，构成疏密有致、此起彼伏之声响，

同时需要运用链式呼吸互换气息的方法来达到连

绵不绝的音响效果，由此，极其形象地描绘了大自

然中多蝉共鸣的情形。

三　文化生境是侗族大歌音声结构的
形成条件

（一）历史悠久的农耕方式奠定了侗族大歌

音声结构的和谐稳定性

从江侗族是山地民族，传统的侗族生产方式

主要是农耕，农耕习俗里涵盖的是侗族过去与现

在的生产情形，并且引导了将来的耕作方式，通过

代代相传的方式强化定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行

为模式。当这一行为模式被大多数的成员接纳、

使用以后，加之与宗教节日交织一起，能更加巩固

其态势，且延续下去。传统的侗族社会中，几乎每

个人从幼年时起便需要接受家庭和鼓楼家族的农

耕思想熏陶，学习前人传承下来的农耕习俗模式。

歌班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将符合要求的侗族人民

汇聚起来进行集体对歌与练习，有利于人们的情

感交流、加强民族凝聚力。农忙之时，歌班中的每

个人都有义务参与到彼此的劳动力交换中，“透

过制度性的劳动力交换，核心地缘组织‘歌班’渗

透进入核心亲缘组织‘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在拓

展劳动力来源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核心地缘与核

心亲缘人群的相互依赖与凝聚。”②这是侗族大歌

渗透在农耕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体现。侗族大

歌也承载着传授农耕知识之功能，能将具体的经

验及其所体现的精神通过音乐的形式传播开来。

侗族农耕的最大特点是群体性，这是由于侗族地

区多崇山峻岭，交通阻塞，地形多样，既有雄伟险

峻的峰峦也有山河相间的盆地，农耕有诸多不利。

加上早期的侗族人民仅凭个人无法战胜凶禽猛

兽、干旱洪灾这些自然界敌人，常常是需要依靠群

体力量同自然界中的敌人进行斗争，进行农耕生

产。因此，侗族农耕方式的“群体性”特征延续至

今，人们在进行插秧，锄油菜、油桐，刀耕火种等农

耕劳动时，往往要邀请亲戚邻居或者一个鼓楼家

族的部分或全部成员共同劳作，这些被邀请的人

们一般都不计报酬，而是互帮互助，每一个侗族人

都能自觉遵守着自己所属群体的约法和行为规

范，能够通过发挥个人的作用获得一种群体存在

感与价值感。侗族人民的这种农耕方式不仅是耕

种技术的传承，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而当中所蕴

含的稳定团结的核心价值也在侗族大歌中体现得

淋漓尽致，如侗族大歌的结构采用以单腔段为核

心的多段联曲体结构，以羽调式为主，形成一系列

固定的程式。

侗族是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他们的各种活

动都以集体为主，如村寨联盟中的集体做客以及

集体进行农耕等，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侗族人民的

友谊、团结、爱美的文化精神，也是侗族和谐相处

审美观的一种外在显现形态。侗族大歌的美不仅

是曲调、多声结构等方面的形式美，更具有丰富多

彩的内容美，歌唱了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侗族

大歌记录了侗族社会的历史发展、社会生活，高度

展现了侗族人民的人格魅力和伦理道德修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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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贵华，邓光华：《侗族大歌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４２页。
杨晓：《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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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积极向上、自由追寻

的生命意识。侗族大歌自然醇厚，声部和谐，领唱

者与伴唱者之间都需要互相倾听，密切配合，伴唱

声部尤其要注意音色统一，声音均匀。自然和谐

是侗族人民的审美追求，不仅是人与自然，也是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由此也就铸造了侗族大歌

以群体性形式进行多声部歌唱的形式，并具有和

谐动听、自然纯真的特点。

（二）鼓楼文化促使和声织体的形成

鼓楼是侗族人进行集体活动的主要场所，如

聚众议事、集体对歌等均是在鼓楼中进行，由此形

成了以团结友好为主要特色的鼓楼文化。这正是

侗族大歌得以形成的精神内核，并促使侗族大歌

形成独具特色的和声织体：支声型复调织体与持

续音衬托式主调织体，生动揭示了侗族人民和谐

友好的生存方式与审美取向。人类学家博厄斯曾

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只把这种世界普遍的倾向

归结为任何终极的原因而不归结为由形式所激发

出来的情感，或者换句话说，归结为美的冲动。”①

侗族大歌的美不仅是多声结构等方面的形式美，

更具有丰富多彩的内容美，歌唱了侗族生活的方

方面面。侗族大歌记录了侗族社会的历史发展、

社会生活，在鼓楼中演唱侗族大歌，能对广大侗族

群众起到深刻广泛的教育作用，高度展现侗族人

民的人格魅力和伦理道德修养，表达他们对大自

然的热爱、积极向上的生命意识，以及人与人之间

和谐共处、友好团结的生活追求。这种和谐友好

的生活追求也促使侗族大歌形成层次丰富的和声

织体，在演唱中要求声部和谐，领唱者与伴唱者之

间都需要互相倾听，密切配合，伴唱声部尤其要注

意音色统一，声音均匀。由此可知，以团结友好为

主要特征的鼓楼文化促使侗族大歌和声织体的形

成，从而使侗族大歌更为和谐动听、自然纯真。

（三）极富凝聚力的人文风俗促使形成以腔

段为核心的多段联体结构

侗族以村寨作为社会组织，村寨的选址十分

讲究，一般选在山的“头”部，即绵延至坝区或在

溪水边戛然而止的地方，认为在“头”部才能有活

力。山脉中还需要有参天古树，寓意延绵不断，生

命力旺盛。“聚落的周围环境需要圆形、槽形的

盆地。盆地边上是山峰、山峦及树木构成的边缘，

如若不符合这一点儿，则需要进行一番改造，诸如

将树木栽满山梁，于山丫口修建凉亭，以免风水走

漏。盆地中有河流、田坝、道路、民居及风雨桥和

鼓楼等。”②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物，与

风水观密不可分，也是演唱侗族大歌的主要场所。

侗族人民常见的习俗活动有吃相思、吃聚宴以及

村寨联盟等。其中，吃相思里又包含了拦路迎客

和鼓楼唱歌的内容，侗族大歌中的拦路歌与鼓楼

大歌便是据此而来。吃聚宴则是侗族人民热情好

客的体现，侗寨里来了贵客，而客人又无法前往每

一户人家吃饭的时候，大家就集中起来办宴会进

行招待，侗族大歌聚宴一般会选择一户较为宽敞、

干净的人家进行。家族内的每户都会派出一个成

年男子为代表（若是女客则由妇女们操办），献出

自家最好的菜肴、美酒和糯米饭聚在一起陪客③。

村寨联盟是两个村寨之间不定期的走访活动，届

时，一个村寨的所有成员都被邀请至另一村寨集

体作客，进行联欢活动，包括唱歌跳舞，侗戏演出，

或讲述历史，长话家常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通

过这些活动更加强了侗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侗

族人民的主要节日有棉花节、吃新节以及新禾节

等，均与农事活动息息相关。由此可见，侗族人民

的生活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从居住选址到习俗节

庆等，都遵循着天人合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原

则，侗族人民的社交活动也充满团结友善的气氛，

所有的这些社会生活场景都自然而然地融入侗族

大歌的内容当中，这种独特的人文风俗促使着侗

族大歌形成以腔段为核心的多段联体结构。

结语

音声结构是民族民间音乐艺术魅力的形成根

源，分析出侗族大歌音声结构的内在规律，能引导

人们顺应内在规律来保护与发展侗族大歌。“就

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如果我们还想保留中国自己

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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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弗朗斯·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８页。
张贵华，邓光华：《侗族大歌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４页。
张贵华，邓光华：《侗族大歌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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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传统音乐是我们唯一能够体现这种记忆和认

同的音乐。这里所涉及的并非只是当代人的审美

需求问题，……而是民族文化基因或文化血缘的

传承问题。”①由于侗族大歌音声结构的形成与其

文化生境息息相关。因此，要保护好侗族大歌的

音乐文化，便需要保持好相应环境中的特色部分，

由此才能保护好原有的审美土壤，从而转化为侗

族大歌的音声结构。此外，对侗族大歌进行音声

结构研究，能够有效地分析出音乐结构中各个元

素及其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相关的民间艺人

或是专业的作曲家对其艺术养分进行有效提炼，

如多段联体、“一串珠”的旋法等。这些艺术养分

可以再次融入新的音乐创作当中，让传统与现代

有机结合，以现代化手段作为载体传承侗族大歌，

有效促进侗族大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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